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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章第十四章  案情大白後之梗阻案情大白後之梗阻

　　話說金宏中了誘供之計，站在公堂以上，把以往從前之事，該詳的詳，該簡的簡，直言不諱的，全都盡情的傾吐出來。當時何

別駕以及一般差役聽得眼都直了，就中尤其是李剛，因為有骨肉親的關係，不由得又是感慨，又是悲傷，心中暗自想道：今天洗刷

了這番冤屈，這也總算是皇天有眼了。不過應該怎麼辦，我是沒有力量的，只好等著一得了工夫，便到大慈寺去找達空，告訴這件

事，他老想著給他師父報仇，自然沒有個不盡心竭力的。兩條人命，本來是一案，只要他辦好了，那還不是雙管齊下嗎。　　不提

李剛心上打算，且說何別駕聽完這套供辭以後，便向金宏問道：「你所說的可都當真麼？」金宏道：「怎麼不真，其中並無一字虛

假。」何別駕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是否敢跟李成對質？」金宏道：「怎麼不敢，管保他就無的可說。」何別駕點頭道：「這樣甚

好，你且先照舊跪下罷。」金宏聽了，只得再行跪下。何別駕便吩咐下去，再把李成帶上堂來。少時帶到，朝上跪下。金宏是憋著

一肚子的惱恨，此時見了李成，早已氣往上撞，所以沒有容堂上問話，便先說道：「姓李的，你告我偷你的東西，我也把你殺人的

事情，全都供出來了，誰的罪輕？誰的罪重？」李成聽了，不由得一愣，但是他的心眼兒，比著金宏竟自聰明得多，略一遲頓，早

已悟出這個道理來。當下便把眼直望著何別駕，微笑說道：「老爺，你總算能夠問案就結了。」隨又向著金宏，歎了一口氣道：

「兄弟，你是上了當了，我並不曾告你偷我的東西。你想，不用說我的短處，我在你的手內，就憑咱們兩個人的交情，能夠因為這

一點小事，彼此反目麼？」金宏此時也就醒過味兒來，悔恨無地的說道：「大哥，這是怎麼說的，我可實在對不起你，全都怪那混

帳東西出的壞主意，我算叫他給裝了去了。」這倒不錯，何別駕算是當著面兒，叫他給罵下來了。只見李成很慷慨的說道：「你也

不用後悔，這是我的報應臨頭，並不怪你。常言講得好，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，那還不是分所當然嗎。況且我又活了這些年，如今

再給他償命，已是很合算的了。」何別駕聽到這裡，便道：「這樣敢作敢當，才算得是好漢子呢！既然如此，你就都說出來罷。」

李成點了一點頭，便把殺馬標的事，又簡單的說了一番，跟金宏所說的，情形相符，並無二致。招房早把供辭，全都寫好了，便叫

二人當堂畫押。李成拿過筆來就畫，一些兒也不在意。倒是金宏覺得對不住朋友，說這是誆騙出來的，不肯落筆，反倒李成勸他畫

了。當下這才退堂，將二人一齊收押。

　　倘問李成何以能這樣直供無諱，把死生置之度處，原來他是想開了，因為那個瘡來勢特凶，大概用不了三五個月，就要性命不

保，縱然說是抵償，也不會到法場上去的，這樣現成的好漢子，為什麼不充一充呢。此外還有一層，就是因為金宏已經把情節全都

招認出來了，此時要再托賴，那不是找著受刑嗎。自己病得這個樣子，眼前叫皮肉受苦，實在有些犯不上。

　　他看破這兩層道理，自然是順供畫押了。

　　再說何別駕坐在公堂上，審完了一個再審一個，然後又把兩個人合在一起審，連前帶後，足足有好幾點鐘的工夫，方才辦理清

楚，鬧得腰也酸了，腿也麻了，頭也暈了，眼也花了，週身都不得勁幾了。但是他的心中，卻覺得興致勃勃，這是因為花牌樓的案

件，不但從先震動一時，如今也還流到人口，哪裡曉得有偌大的冤屈。現在從自己的手內，捕得真凶，誘出清供，把多年的覆盆之

枉，一旦給昭雪出來，還不等於包孝肅再世麼！所以不由得非常高興。但是他不想一想，這件案子，若從根本推翻，不但一個現任

的道台，一個現任的參將，都擔著絕大的處分，就是已故的兩江總督沈文肅公，也要擔著不是呢。只為匆忙之際，也顧不得涉想及

此事。當時退堂以後，他都不曾歇息，立刻拿了供辭，便到後邊，去見總辦祝賡廷觀察，把事情的經過，一一回明，然後方把供辭

呈上。

　　祝觀察聽了，覺得事出意外，也頻頻搖頭歎息。當下先把供辭大略的看了一看，又沉吟了一回，方才向何別駕說道：「你老哥

於無意之中破此奇案，足見辦事細心，不可多得。但是此案牽涉太大，我也作不得主，不過多年冤案，破獲一朝，並且行兇的人肯

於直認不諱，此中似有天意，我作官的人自以主張公道為是，既然曉得冤抑，還能忍心置之不理麼？看來只好回明制台，再候示下

的了。」何別駕一聽，也不禁有些悚然，便諾諾連聲而退。祝觀察因為天色已晚，便定於明天上院，再見制台。卻不料就在當天夜

裡，保甲局內又生出一件賄買未成之事。原來何別駕在公堂上審訊李成、金宏二人，把花牌樓久經定讞的案子，忽然從根本上一旦

推翻，從先被殺的和尚跟屠戶，直到今天方才證明是枉死之鬼，所有真凶及案中情節，至此始行破獲，這可稱得起是一件奇事咧，

所以保甲局內立時就轟嚷開了，一干差役人等到得外邊，簡直的是有口皆碑，逢人輒道，這並非有意宣傳，實在是人情之常，不足

為怪。於是這個消息，便像狂風驟雨一般，大有無遠弗屆之勢。別人先不必講，單說那傷天害理的胡得勝，他因為這些年來官運亨

通，扶搖直上，居然作到督標參將的地位，真乃是錦繡前程，非常燦爛，早把這件事忘懷了。殊不知報應難逃，只爭遲早。忽然這

天外飛來的消息到了他的耳中，就像一個焦雷，從頭頂上，一直劈到了腳底下，只鬧得三魂少二，七魄剩一，那番害怕，彷彿刀已

經到了脖子上頭，真是早知如此，悔不當初。從先以為害了人家，如今方才曉得，原是害了自己。但是事已作錯，後悔也是枉然，

於是定了一定神，要想個補救之法。後來籌畫已定，便喚了一名心腹機警的家丁，給了他些銀子，囑咐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趕快

前去辦理，休得耽誤。

　　家丁領命而去。那時已到了夜裡，來到保甲局，向管理看守的人花了錢，方得跟李成、金宏晤面。二人見一個陌生人前來探

視，一見面，先問過姓名，便滿臉和氣的說了幾句關切的話。二人肚裡尋思，都覺得這件事有些詫異。金宏道：「咱們並不認識，

何以如此勞動，想其中必有緣故。但不知是何人叫你來的？」家丁低聲道：「我是胡大人派了來的，有些事情要跟二位商議。」金

宏道：「是哪一位胡大人？」家丁道：「就是督標參將胡得勝胡大人了。」二人聽到這裡，不由得彼此相視而笑，原來花牌樓這件

案子，早年張冠李戴，屈殺了和尚跟屠戶，是胡得勝的原辦，他們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。所以家丁一說，對於這番來意，自己全盤

了然，更不必十猜八九的了。不過是怎麼一種打算，此時尚猜測不出，那是要等來人解釋了。

　　但是在上文已經說過，那李成因為得冤孽之症，他自己是看透的了，只在早晚之間，便要性命不保，所以才肯在公堂上坦白招

承，決沒有一點兒隱諱。並且對於何別駕的誘供，金宏的舉發，也不稍存怨恨，這是他曉得死生大限就在目前，把世間的一切，全

都看成冰清雪淡的了。如今見胡得勝派了人來，表示慇懃，這個不用問，自然是希望著能設法替開脫的了。不過李成的心理，正所

謂我躬不閱，遑恤他人，哪裡還有心腸去管這些閒事，因此雖然明瞭那家丁的來意，只是望著金宏，發了一絲苦笑，隨即把眼望了

別處，要一點兒表示也是沒有的。家丁看在眼裡，以為這種故意拿捏，原來是應有的事情，也算不得什麼希奇；便又向金宏說道：

「我這趟，奉了胡大人之命，前來商議，如你們二位肯答應下來，這是件雙方有益的事。」他說到這裡，頓了一頓，方又說道：

「因為這件子，很有些牽涉胡大人處，但不知你們二位可曾知道麼？」金宏聽到這裡，笑了一笑，便道：「那怎麼會不知道，只怕

我們比著你，還要曉得清楚呢。不過你要明白，我們這一次，全都是實話實說，並非有心要陷害姓胡的。只怨他自己從前把事作錯

了，這可怪不上我們來。」家丁點一點頭道：「這話原是不錯，不過你們二位現在一出頭，我們胡大人可未免要有些不利了。」金

宏冷笑道：「豈但不利，險兒可就大咧！前程先不必說，腦袋都怕保不住。本來這是什麼話呢，兩條人命，都在他的手裡給斷送

了。」

　　家丁見金宏的口角透著鋒芒，知道磋商這件事，一定是要磨牙的，便道：「話雖這樣說，但是我們胡大人，現在正當著制檯面

前的差使，這叫作近水樓台，多少也要點照應。不過從上頭辦，總沒有從底下辦的好，所以派我前來商議，只要你們一鬆口，胡大

人便可脫了干係了。」金宏哼了一聲道：「這件事情，又不是我們攀誣他，可從那裡去鬆口呢？」家丁道：「這怪我用的字眼兒不

對，只須將來再過堂時，你們二位改了口供就得了。」金宏道：「我先問你，要怎樣的一個改法呢？」家丁道：「比如你，那也沒

有一定。比如說，你們二位，口改為素常日子就跟我們胡大人認識。這一次，是因為借貸不遂，生心陷害，所以要冒認花牌樓一



案。就像這麼說，卻也未為不可。」

　　金宏聽了，便又冷笑道：「我看你，大概是吃過燈草灰兒，所以說出話來，能夠這樣非常的輕巧。不過我要問一問，我們要是

照著你的話去說，姓胡的固然沒事了，但是我們的好處可在哪裡呢？」家丁道：「那個還用問嗎，要照著我的話去說，救了別人，

即是救了自己。因為這麼一翻口供，便成立不了殺人的罪名，抵償對命的事，就沒有了。」

　　金宏聽到速裡，面色不禁有些活動，便望著李成道：「大哥他這些話，可也說得近理。但不知你意下怎樣？」李成是半晌的工

夫沒有言語，這時被金宏一問，方才開口道：「叫他去罷，不用廢話。姓胡的把性命看得值錢，我是早已置之度外的了，要不是那

樣，我還不實話實說呢。如今給別人救命，叫我屈心，你替我想想，圖的是什麼？這個事情，可犯得上嗎？」

　　金宏聽了，把眼皮向上一翻，連著點了點頭，像是明瞭李成的用意所在，必然是力氣不肯白賣，非叫姓胡的往外拿錢不可。

　　本來這種猜想，原是近情近理，誰知卻是錯會了意了。當下便又望著那家丁說道：「你聽見了嗎？這是性命干連，不同可以送

人情的事。再者你們胡大人，現在作著大官，身家都是重的，像我們，不過是個營混子，腦袋掉了，碗大的疤痕，能夠比得到一塊

兒嗎？如今他是求著我們，一來要解救他的命，二來還要保住他的前程，就打算著空口說白話麼？我跟你來句笑談，這叫作豬八戒

擺手，不伺猴兒啦。」

　　那家丁見兩人這麼一吹一唱的，便也認準了是要錢了，隨即笑道：「這個事怎能夠空口說白話呢，就是你們二位不提，誰心裡

也不糊塗，自然是要另有下文的。常言講得好，受人之財，與人消災，這個道理，誰不明白呀。」李成坐在一邊，聽了這句話，彷

彿是不打他心裡頭來，便從鼻子裡哼了一聲，把臉向了別處，簡直的就不去答腔。金宏卻望著那家丁說道：「我自當你的心眼兒，

是不開竅兒的呢。既然這樣，那便很好，就請你乾脆的說出來，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下文罷。」家丁道：「如果你們二位把事情辦

好，將來我們胡大人自有一番酬謝，你金爺是一百兩銀子，李爺是二百兩銀子。你看如何？」金宏笑道：「事情有個輕重，酬謝自

然也要分個厚薄。不過我這拿得少的，當然作不了主意，總要請教拿多的，看人家點頭不點，那時再說。」此時金宏已是扭項回

頭，眼光落在李成的臉上，不用再去說話，已經表示出請教的意思。只見李成把眉頭皺了一皺，方才開口道：「我要說罷，因為費

氣力，實在有點懶得說。我要不說罷，聽著叫人生氣，可又有點堵得慌。那一頭二百兩銀子，叫他留著，買棺材裝裡去罷。我先說

我不希罕。他打算著，拿一個芝麻粒兒，換回一個老牛去，天底下，可就沒有那麼便宜的事情，慢講他的一條性命應該值上多少

錢，就憑一個督標參將，只值這一點點銀子嗎？不用說壓根兒我就不打算著管，滿讓以先有些活動，聽了這個話，可也就算吹了。

」李成說到這裡，便把眼看著金宏道：「老弟，你是窮怕了罷，怎麼一百兩銀子，就動了心呢？你沉下去想想，哥哥說的話，是也

不是？」金宏道：「我是遇事則迷，叫你這麼一提拔，可也就醒了腔了。咱們哥兒們，怎麼著也不能這麼賤賣。」他說到這裡，便

又望著那個家丁道：「你聽見了沒有，這件事情，好比是帽子差了一尺，那還能夠說到一塊去嗎？」家丁趕忙接口道：「這個好

辦，李爺既然嫌少，不妨再往多里添，一頭二百的話，要是不行，就是四百五百，我也敢作主意，反正這是件兩有益的事情，我既

奉命而來，多少也要有點擔當。你們哥兒兩個，可也該要個面子，彼此有個從權，總要把這件事情，能夠辦成才好。」

　　原來這家丁來的時候，胡得勝曾經對他說過，對於行賄買囑之事，就讓花到千八百兩，也盡管答應下來，不必心疼銀子，這是

因為他把事情看透，錢少了是不行了。偏那家丁存著私心，打算要借事生財，從中大大地留個偷手，所以剛一露錢苗子，只說出一

百二百的話來，倘若事情辦得通時，自己的確是個賺頭。不想李成一個口，算是掄圓了碰了個大釘子。他見事情辦不下去，這才肯

漲價，又說出四百五百的話來，反正他是有老底兒在心裡的，只要事情辦得成，叫主人再往外多拿銀子，他也不能不點頭。羊毛出

在羊身上，自己這一筆經手費，好歹總也不會落空的。這種算盤，打得自然是不錯的了。

　　再說金宏聽了這一番話，便又回過頭來，望著李成說道：「你的意下到底怎樣？」在金宏的打算，以為既然肯添錢，或者還許

有個商量，他卻不明白李成的心理，是命都保不住了，可還要錢作什麼？所以無論給多給少，打根本上說，就是不成問題的。所以

一見金宏問到面前，便不耐煩的說道：「不是四百五百麼，早的很呢，數兒還差得多咧。」那個家丁一聽，心中暗自想道：「這小

子，是得理不饒人，究竟他是打算著要多少呢？」想到這裡，便開言吐語的說道：「老爺，我說的全不算數，不如聽一聽你的，擔

得起來我就擔，擔不起來我就不但，這個還好辦嗎？」金宏聽了，便也從旁說道：「這話也講得有理，大哥，你就自己說說罷。」

李成見一死兒的來麻煩，心中是不高興極了，便望著那家丁說道：「你一定要問麼，這個很好辦的，也用不著三言五語，就叫他拿

出一萬兩銀子來罷。」金宏一聽這個數目，覺著是有點開玩笑。那個家丁嚇得把舌頭伸將出來，半晌縮不回去。後來遲了一會，方

才笑道：「李爺，我這兩天耳朵有點背，聽話恐怕聽不清楚，您剛才說的，可是一萬銀子嗎？」李成哼了一聲道：「你別是嫌多

罷，告訴你說，除去一萬銀子之外，我還要有個條件，要是辦不到時，滿讓拿出銀子來，也是不成。」家丁道：「但不知是什麼條

件，就請也說出來罷，我縱然是答應不了，回去也有個交代。」

　　李成道：「假如我改了口供，堂上要是動刑時，我可犯不替上人受熱，到了那時候，沒有別的，我只好把姓胡的花錢買囑之

事，供了出來，這件事，也要叫他預先想個辦法，省得花錢找病，反倒落一個臨時後悔。」家丁一聽，暗自想道：「這不應了俗語

所說的，是二達子吃螺獅，成心要找的憋拗嗎。看來這件事，簡直的就是辦不成，我不過是個居間的人，犯不上開罪於他。」想到

這裡，便點一點頭道：「好罷，等我回去告訴胡大人，那時或成或止，再行定奪。」說著，立起身來，無精打采地走了。這是因為

他，覺著這筆經手費，已經沒有指望，所以心裡頭，是非常的不痛快咧。

　　當那家丁往外走的時候，李成連眼皮也不曾抬一抬。金宏忍不住得問道：「你這不是打好了主意，要把他擋回去嗎？」

　　李成哼了一聲道：「那還用說麼，他就有百萬黃金，可也買不動我，當初他既害了人，現在叫他認命罷。我如今算是明白過來

了，這叫作冤冤相報，誰也顧不了誰。」金宏聽到這裡，不由得一愣，便道：「你這是跟自己過不去麼！借著這個機會，逃出命

來，又能得銀子，為什麼不辦呢？」李成冷笑道：「我的命已是沒有了，銀子也帶不到棺材裡去，自己再找麻煩，犯得上嗎？」他

說道，用手把脖子一指道：「像這樣的活受罪，還不如涼涼地挨上一刀呢！與其只見他升官發財，不如叫他跟我一塊兒死，倒樂得

拉個垫背的。況且我是個將死的人，把一切都看開了，再要虧心，實在犯不上。」李成說到這裡，臉上的神色非常難看。金宏至

此，方算恍然大悟，不禁深深地歎了一口氣，往下也就不言語了。

　　再說那家丁回去以後，把這番辦的交涉，一一回明。胡得勝聽了，恰似從頭頂上澆下一瓢冷水來，只鬧得目定口呆，半晌言語

不得。他本想著，若能把這一關打通，不但可以保住性命，並且可以保住前程，真乃是一個妙計，再好沒有的了。萬不料交涉的結

果，竟會這般刁難，不用說一萬銀子自己拿不出來，尤其是翻了口供，叫堂上不要動刑，哪有這麼大的能力呀。看起來這件事情，

簡直的是鑽到牛犄角裡頭去咧。然而當這性命交關的時候，只要有法子可想，決計不能低頭受死，除非等到事無可為之時，那才能

夠認命呢。因此他苦心沉思的結果，卻又想出第二條計來，就是賄買看守之人，能夠把這個人設法毒死，到了那時候，案情未明，

死無對證，自己豈不就可以脫了干係嗎。不過這件事要辦起來，也很費手，不是三言五語就能夠定規的。只好姑且等到明天，看一

看動靜再說。反正這件案子關係太大，保甲局的總辦，也不能不有個顧忌。就算他處正無私，一定要公事公辦，少不得也先要回明

了制台，那時才能夠發動。明天我到院上伺候著，自然可以得著消息的。

　　胡得勝通盤籌算好了，這才提心吊膽的，勉強度過今宵。

　　誰知到了明天，這件事可又生出變化來了。原來保甲總辦祝賡廷觀察當日不曾上院，到第二天，才去稟見制台。傳見以後，便

把花牌樓案件的原委，一一回明，然後又把供辭呈上。

　　那時劉公乍一聽這件事，神色已是有些愕然，及至祝觀觀察說完，便搖著頭道：「此事似乎還要斟酌。」祝觀察聽了，只有唯

唯稱是。劉公又把供辭看過，皺著眉頭，沉吟了一會，方向觀祝察說道：「要看這個供辭，當然盡屬實情，並無疑問。不過這件案

子不比尋常，很有銅山東崩，洛鐘西應之勢。因為現在的既是辦實了，以前的就要推翻。別的還在小可，一個和尚，一個屠戶，無



辜枉死，不可復生，那可怎麼辦哇？」劉公說到此處，口風頓了一頓，祝觀察只有唯唯稱是，不敢妄插一辭。

　　劉公像是又思索了一會，方才接著說道：「此案牽涉甚大，倘若認真辦理，勢非奏明不可，因為真凶既獲，舊案平反，凡以前

經手人員，是都有應得之咎的，輕則壞官，重則廢命，當然逃不了嚴厲的處分。這種未來的事情，你老哥可曾見到嗎？」

　　祝觀察聽了，不禁神色悚然，忙著應了一聲是。劉公微笑道：「像那洪道，跟胡參將，所謂孽由自作，我並不去姑息他們，不

過一經奏明，也就要牽涉到沈文肅公的身上。倘若朝廷赫然震怒，難保不降身後之罰。想我與沈公二人，俱係掃平發逆，起自末

秩，一死一生，得有今日，他總算善保令名，已經作古；我自問也行將就木，來日無多。此時倘由我的手中，發其無心之誤，致貽

莫贖之愆，假使死而有知，我將以何面目見沈公於地下呢？」當時說到這裡，劉公不禁歎了一口氣，便把眼光看到祝觀察的臉上。

　　再說祝觀察，此時是侷促非常，便道：「大帥所見極是，職道愧不及此，一切還望鈞裁，職道自當遵辦。」劉公又略為沉吟，

方才說道：「看來這件事，莫如息事寧人罷。那個花牌樓殺人正凶，不是有病在身麼，姑且羈押著，說不定早晚之間，歸於自斃。

剩下那個從犯，不妨從輕發落，這事便可無形消滅了。」祝觀察唯唯稱是。制台交派已畢，便端茶送客了。

　　再說胡得勝本日早就來到院上伺候，好偵察消息，見保甲公辦果然前來稟見，早把他的魂靈兒，嚇得飛上了半天，不知如何是

好。後來見祝觀察走了，並沒有什麼動靜，這才略略地放下一點心，但結果究竟是吉是凶，恰還有些捉摸不定，立時輾轉托人，花

了一筆運動費，要從制台左右親信的口中，討取消息。果然錢能通神，沒有辦不到的事情。工夫不大，劉公跟祝觀察談話的一幕，

當時是怎樣情形，已經到了胡得勝的耳內。

　　他這一喜，真乃非同小可，那飛去的靈魂，已是安然重歸殼內，覺得現在的制台，既然關礙情面，不肯往下追究，眼見得這件

案子，便已等於死灰，決計無重燃之日。從此以後，自己大可放開懷抱，落得個脫然無累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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